【阅读心得】

看景，看人，看世界，看人生
——《史铁生散文集》读后
(经管李伟茵，2016年10月26日)

我在孩提时代便听闻“史铁生”这个名字，那时候是看了他的其中一个作品《秋天的怀念》而知道的。我却傻傻地以为这是一个外国名字，直到大一点的时候才在报纸上看了他的生平介绍，国内地位举足轻重的老作家，他逝世了，当年我对他名字的误会至今仍使我感到丝丝惭愧。 
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，好好儿活，好好儿活……”在《秋天的怀念》当中，这是最打动我的一句话，不用任何的修辞，直接抒发母亲的心声。我把它放到这里可能很空乏，要是放回作者的作品意境当中，便容易真情流露，当年我就是爱上这篇散文的意境，反复地读，不停地回味，所以现在又来重读，就好像找回了那种亲切的感觉。 

所以，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把以前我摘抄的句子再一次摘抄出来：

——她也笑了，坐在我身边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看完菊花，咱们就去‘仿膳’，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。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？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，跑着，一脚踩扁一个……”她忽然不说了。对于“跑”和“踩”一类的字眼儿，她比我还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
——又是秋天，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。黄色的花淡雅，白色的花高洁，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，泼泼洒洒，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。
    当然，我把部分我喜欢的句子摘抄上来并不是断章取义，只是想怀念一下我对史铁生散文的第一感觉罢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奇妙的感觉，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他的其他散文。其中一名篇叫《我与地坛》。 

    通读第一遍时我是快速扫过去的，居然没看懂，也不知道他写的东西跟地坛有什么关系，后来我是每一节进行了精读，才领悟了其中一些难懂的东西。比如：第一节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”，文章一开头便引出了关于死的话题，是不是令人感到有点消极呢？ 其实再想想作者的身世，这是他双腿残废后不久写的文章，心中的哀愁与愤懑也难免会在文字当中消遣。

    人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几个关键环节才能过完他的一生，这规律是绝对的。但是这过程有长有短，并且贯穿始终也有平路与荆棘，最有价值的东西便体现在人的心态和所做的贡献上了。人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必定先有欲望，有了欲望才会有追求，追求的最大资本便是自己的身体。倘若一个人他身上因意外而留有残缺，使自身失去了某些永久性的正常功能，那人必定会起初感到极不甘心，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也意味他所想要的东西从此不可能得到，就会无法平静下来，甚至会有非理性的宣泄。

史铁生就是这些群体当中平凡的一个。
当然，时间可以冲淡伤痕，就如一个小孩痛哭了很久终究还是会不哭。作者史铁生冷静下来了，他开始了一段伟大的思考的历程。“地坛”便成了孕育他精神精华的摇篮。
他开始细致地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，一鸟一虫。这些生物竟然被他写活了！
例如：“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，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，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；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，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，阶下有果皮，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；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，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，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，浑身挂满绿锈，文字已不清晰；冬天，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。”读到这里，先前消极的文笔逐渐活泼起来。让我体会到作者心态上转变。
看景，看人，看世界，看人生。
与其说“我与地坛”，不如说“我与世界”！
史铁生带着几分思绪，几丝失落，又有点点的欣然，轻轻挥笔，留下了流芳的散文卷，隐约勾画了他的人生轨迹，从开始的哀愁、不甘、愤懑，到后来的接受、思考、分外的淡然，对世间风花雪月、跌宕起伏的历练，最后对生老病死之人生循环的思考，都给后辈留下了一定的阅读空间。

从他的文字中细细品味，且待同道者娓娓道来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10月3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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